
新冷戰時代之中美關係
第七屆南南論壇2020年7⽉10⽇（⾹港時間8.30pm-11pm） 

論壇前交流第⼀回合

問題
1. 薩⽶爾·阿明談到了資本主義的內爆。關於資本主義的崩潰看起來有過太多的
「預⾔」，然⽽災難資本主義似乎還在加劇兩極分化、讓邊緣⼈⼜遭受苦難和
淘汰的基礎上繼續。您是否認為當前疫情⼤爆發、經濟衰退和氣候變化導致接
下來情況的演變以及⼈民的反應，是全球、區域和國家秩序的轉折點︖會以什
麼⽅式發⽣︖

2. 您認為中美新冷戰的主要特點是什麼︖在當前的歷史形勢下，您覺得它對兩國
乃至全球會有什麼影響︖

3. 對這些問題有許多批判性的分析，但您怎麼看不少不起作⽤所謂的「另類選
擇」，您覺得應該在全球、區域、國家或地⽅各級如何尋求另類選擇，例如在
⾦融、經濟、去殖民化、去增長、去核化、再本地化等等⽅⾯︖

4. 您對於另類的理論、實踐、政策、策略的主張的要點是什麼︖
5. 您對本群組其他成員的分析或建議有何意⾒︖是否同意︖為什麼︖

Michael Hudson邁克爾·赫德森 (2020-06-15)

新冠病毒只是⼀個正在進⾏的過程的催化劑⽽已。當時間來到2020年時，美國經濟
已進入奧巴⾺⼤蕭條12年。我之所以使⽤這個詞，是因為他在2008年（甚至在2009
年上任之前）做出了⼀個決定，導致後患無窮，即不把垃圾抵押貸款債務（主要是
欺詐性債務）轉回，以回到⽀持現實的房價和債務⼈的⽀付能⼒。相反，他將債務
記在賬上，允許甚至⿎勵銀⾏取消1000萬美國家庭（主要是少數族裔）的贖回權，
並將⽌贖房產的所有權轉讓給非⾃主的華爾街業主以供出租。奧巴⾺也拒絕起訴銀
⾏家。相反，他通過4.6萬億美元的量化寬松政策和美聯儲的⼤規模⽀持來拯救⾦
融市場。

因此，2008-2020年的GDP增長僅僅只涉及到美國⼈⼜的5%。剩下的95%都縮⽔
了。經濟兩極分化，因為上層階級的財富是由房地產食利階級以犧牲勞動和⼯業為
代價獲得的。我在我的書《殺死主⼈》中描述了這種發展變化。

這是資本主義嗎︖這並不是⾺克思所描述的⼯業資本主義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下，
雇主們通過雇傭有⼯資的勞動⼒以加價出售商品來賺取利潤。⾃第⼀次世界⼤戰以



來，世界經濟已從⼯業資本主義向⾦融資本主義轉變。⾺克思確實描述了這種發展
變化。

也就是說，美國霸權的驅動⼒又增加了⼀個明顯的層⾯。它不僅⽀持⾦融資本主
義，⽽且⽀持壟斷資本主義——想把所有的壟斷權集中在美國⼿裡，⽽且阻礙外國
發展和⾃給⾃⾜，包括從糧食到⽯油和能源、信息技術和通信，再到原⼦能。從第
三世界國家的糧食⽣產者到IT創新者，美國都在⾏使霸權，傷害任何潛在的競爭對
⼿。

美國外交正迫使其他國家在美國和非美國的能源、信息技術、食品和其他基本必需
品供應商之間做出選擇。最重要的是，對美元化的美國⾦融體系，包括SWIFT（來
⾃美國的歐盟殖民地）。在這⼀點上，有效的做法是統⼀世界其他地區，使⾃⼰免
受美國制裁擾亂他們⽣產過程的威脅。⾦融主權的關鍵是要擺脫美國銀⾏業和
SWIFT系統。

對此，美國的反應是秘密暗殺和公開軍事威脅相結合。

如何推動另類的全球化道路︖⾸先，現有的債務管理費⽤需要被減記：⼀筆勾銷。
從以外幣計價的政府債務，以及沒有合理計算⽀付能⼒的「垃圾貸款」開始，如國
際貨幣基⾦組織和世界銀⾏貸款、美國對外援助貸款。

這將不包括抵押貸款債務，因為這對非⾃住業主是⼀個免費的午餐，他們通過賒購
房產獲取資本收益。無論如何，取消債務需要遵循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稅收政策。

需要制定⼀項基本法：如果債權⼈向債務⼈提供貸款或提出財務索賠，⽽債務⼈沒
有合理的⽀付可能性——不沒收財產或在經濟脅迫下出售資產——則該貸款被視為
欺詐性貸款，並應該被撤銷。

傳統的稅收主要是針對經濟租⾦收受⼈（1%到10%）。它是基於古典經濟學的價
值、價格和租⾦理論，作為對經濟租⾦徵稅的基礎——⼟地租⾦、壟斷租⾦和資產
價格（「資本」）收益。從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到李嘉圖、約翰·斯圖爾特·密
爾、⾺克思、阿爾弗雷德·⾺歇爾、西蒙·帕滕，再到托爾斯坦·凡勃倫，這就是19世
紀漫長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講述的⼀切。

為了評估經濟增長和進步，需要建⽴⼀種新的國內⽣產總值覈算模式，⾸先是將
FIRE部⾨（⾦融、保險和房地產）隔離出來，還需要衡量「經濟的負外部性」，
如全球變暖、犯罪、流⾏病和疾病等的清除成本。



Radhika Desai (2020-06-16)

在我看來，薩⽶爾·阿明認為資本主義正在內爆是因為他明⽩資本主義正在積累⽭
盾。他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從歷史的角度思考資本主義，⽽不是按照新古典
經濟學的模式，後者也有⾺克思主義的版本。

我認為他這樣做是正確的，我⾃⼰的⼯作也是從歷史的角度考慮資本主義。在整個
新⾃由主義的40年⾥，這是顯⽽易⾒的。然⽽，⼈們甚至可以從更長遠的視角來考
慮。

⾃⼗九世紀末的第⼆次⼯業⾰命以來，那些與國家緊密結合的⼤型壟斷公司主導了
資本主義的發展。從那時起，國家就越來越成為資本主義的中⼼，包括在國內政策
⽅⾯，國家越來越多地為資本主義的⽣產提供市場，無論是通過直接採購還是通過
福利國家及相關的⾼就業政策創造⾼需求︔在國際上，則是通過帝國主義政策。這
種邏輯最終導致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在第⼀次世界⼤戰和資本主義秩序的三⼗
年危機（1914-1945）中達到了頂點。此後，由於蘇維埃和中華⼈民共和國社會主
義的勝利，由於⼀些資本主義⼤國的失敗⽽暫時緩和了它們之間的關係，國家壟斷
資本主義可以通過在國內仿效社會主義政策，在國外接受非殖民化⽽進⼀步發展。

這種凱恩斯主義-福利主義戰略是建⽴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政治妥協基礎上的，
當這些對⽴的利益無法再調和時（主要是因為⽣產率的提⾼使其有可能放緩），在
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發⽣了公開戰爭。問題是，是否遵循歷
史邏輯，為了⼈民的利益深化資本主義的社會治理，實質上向社會主義靠攏，還是
在社會妥協上倒退，維護資本階級的利益。

以下是⼀些不同的選擇：第⼀種是可⾏的和可持續的，第⼆種不是。因此，當採取
第⼆種選擇時，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就⾛上了⼀條⽭盾加劇的道路。⼤致順序是：

A.新⾃由主義戰略不能恢復資本主義⽣產。相反，通過降低國內⼯資增長率和它
可以控制的海外經濟體的⼯資增長率，它限制了世界需求，儘管從技術上講，增
加⽣產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

B.在需求有限的情況下，國內⽣產性投資受到限制，雖然在國外有⼀定的擴張空
間，但也有限。

C.從移民和第三世界勞動⼒中受益或依靠降低成本的低投資部⾨擴⼤了⽣產，這
也意味著第三世界的低⼯資和低價格，無論是初級商品還是輕⼯業⽣產。

D.這也意味著，鑒於這種資本主義的資源⾜跡越來越⼤，對環境的壓⼒也越來越
⼤。

E.替代（溫和的）通貨膨脹的靈丹妙藥，這導致了影響世界經濟的通貨緊縮的死
角。



F.因此，越來越多的資⾦進入⾦融部⾨，在⽣產基礎按比例縮⼩的情況下尋求回
報。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它們能夠獲得⾼利率的回報，但到了21世紀
初，同樣的⾼槓桿⾦融機構⾃身則需要低利率的⽀撐。

G.西⽅資本主義經濟體（不包括⽇本）的增長依賴於資產泡沫及其財富效應，這
可能擴⼤不斷縮⼩的社會階層的消費。

H.這些資產泡沫最初發⽣在西⽅以外（記得東亞⾦融危機），但隨著越來越多能
夠維持其資產泡沫的國家保護⾃⼰不受其影響，它們開始發⽣在西⽅：20世紀90
年代的股市泡沫和21世紀的抵押貸款泡沫就是最好的例⼦。

I.這種食租類型的資本主義需要越來越多的國際監管，因為它越來越得不到⼈們的
認同。

J.在2 0 0 8年最後⼀次爆發後，西⽅資本主義的選擇範圍縮⼩了。貿易增長加速放
緩，國際資本流動從未恢復，資本主義戰爭造成移民危機，氣候變化加速，現
在，這場新冠病毒——它本身就是入侵越來越多野⽣動物棲息地和從事⼯廠化農
業的突破「底線」壓⼒的結果——已經⼤爆發。

我相信上⾯的提綱只不過是⼀點啓⽰⽽已。然⽽，這使我們更容易理解薩⽶爾所說
的資本主義內爆是什麼意思。它正在發⽣。這對那些認識到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國家
（儘管中國有許多資本家）的⼈來說最有意義。

美中新冷戰的特點，要通過不平衡的發展和聯合發展的邏輯來理解。資本主義是⽭
盾的，帝國主義也是⽭盾的。帝國主義是使弱國屈從於資本主義⽭盾的後果的⼀種
⼿段：它的商品和資本過剩，它需要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因此，資本主義在世界
某些地區的發展，使弱國在服從和抵抗之間作出選擇。許多⼈別無選擇只能屈從，
但是，那些可以通過追求獨⽴⼯業化來抵制的國家，托洛茨基提出⼀個更好的詞，
叫做「聯合發展」。他指的是國家⽀持的快速⼯業化發展。從19世紀末開始，德
國、美國和⽇本對英國就是這麼做的。俄國⾰命之後，又增加了中國這個非資本主
義的案例。第三世界⼯業化（有限）的成功也形成了這樣的聯合發展。

因此，世界資本主義的故事既不是⾃由貿易和「全球化」創造了⼀個無縫統⼀的世
界經濟，也不是⼀連串「霸權主義」的故事。相反，它是資本主義強國通過⾃身與
弱國的互補關係來維持資本主義的不平衡，與那些能夠通過聯合發展來抵抗資本主
義的國家之間的對抗，後者旨在建⽴與強國相似的關係。在這場對抗中，後⼀⽅有
其⾃身的歷史，並導致了多元化的擴張，隨著非資本主義形式的聯合發展的出現，
烏⼽·查韋斯稱之為多元化。

⼈們可以把最近中美緊張局勢的升級稱為新冷戰，或者也可以看作是某種類型的戰
爭，冷戰、熱戰還是溫和戰，其實強國與競爭國之間始終存在某種戰爭。長期的結



果可能是多極化的更廣泛的傳播。真正的問題是短期的結果會是什麼，其中可能包
括戰爭。

有⼀點我們可以說：除非華盛頓發⽣「政權更迭」，否則不太可能有談判結果。

在新⽼冷戰對峙繼續進⾏的同時，超越新⾃由主義核⼼的世界必須繼續制定和執⾏
適合有關國家的政策。在社會、經濟、政治和⽣態⽅⾯，所有可⾏政策的關鍵是資
本管制。沒有它們，就沒有辦法管理經濟。資本管制並不意味著⾃給⾃⾜，只意味
著⼀國與另⼀國之間的關係由合法當局⽽不是私⼈權⼒管理。資本管制需要尊重主
權，這使得許多國際問題更容易解決，包括去殖民化和無核化。

⼀旦這些措施到位，其餘的都是可能的，儘管這⼀點也不能保證。

銀⾏事業的公共化是第⼆個關鍵步驟：它允許政府確保投機不會取代⽣產性投資。
⼀旦這樣做了，⽣產必要的東西和停⽌不必要的事情，將是第⼀要務。必須以⽣態
上可持續的⽅式進⾏。這需要計劃。去發展不是解決辦法：減少資源⾜跡才是。

溫鐵軍 (2020-06-22)

在我看來，薩⽶爾·阿明關於資本主義內爆的觀點是⼀個客觀規律，這很重要。在
19世紀，資本主義還處於產業資本階段的時候，因為產業資本的在地化以致資本家
和⼯⼈都是有祖國的，國家之間的競爭最終演變成了20世紀的兩次世界⼤戰。薩⽶
爾·阿明作為⼀個承上啓下的⾺克思主義者，他更多的看到的是，資本主義在新世
紀之交開始進入到⾦融資本主義階段。

⾦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競爭，意味著資本主義達到了⼀個新的歷史⾼度，跨國公司
使⽤沒有國界限制的⾦融資本，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資源和勞動⼒價格窪地，將產業
鏈配置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以期獲得最⼤的利潤。資本主義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全
球不可移動的⽣產要素包括資源、勞動⼒等等最終都將被資本化。⾺克思當年講
過，當資本把⼈類完成了從⼈到勞動⼒要素的異化之後，資本主義就⾛向滅亡。

美國⾦融資本全球化，特別是科技資本化和⾦融資本直接結合的過程中，貧富差距
越來越⼤，造成嚴重的社會撕裂，這個內部張⼒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內爆。即使美國
想通過再⼯業化來緩解⾃身的兩極分化，受制於美元⾦融資本的利益阻礙，幾乎是
不可能的。因為這是違反⾦融資本主義客觀規律的。針對這個階段所形成的各種⽭
盾，所以我先得強調薩⽶爾·阿明的觀點是⼀個客觀規律的表述，⽽不是⼀般意義
的主觀判斷。



此次的新冠疫情爆發，對於已經形成嚴重張⼒和兩極分化的⾦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
意味著什麼呢︖我以前講過疫情爆發將破壞全球化的供應鏈，因供應鏈的破壞⽽導
致全球⼀體化的產業鏈的斷裂，最終導致全球化的解體。在全球化解體之後，疫情
會是資本主義內爆的扳機。疫情使得階級⾾爭顯化，比如美國⿊⼈的街頭暴動。扣
動扳機導致的是這樣的⼀個反抗，最終還是要歸結為貧富兩極分化，是⼀種階級⽭
盾在新時代的異化的表達。

要想說清楚新冷戰，先得將冷戰這個概念做點解讀。⽼冷戰時候的「⼀個世界兩個
體系」，那在客觀上是成⽴的。這個是和新冷戰最⼤的不同，新冷戰是「⼀個世界
⼀個體系」。因為中國已經納入到全球化了，在中國創造⼤量GDP的，形成⼤量
產能的恰恰是西⽅的產業資本︔中國所創造的⼤量外匯盈餘是美元，⼤部分回流到
美國的資本市場。與⽼冷戰相比，蘇聯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控制著世界上⼀
⼤批叫做社會主義的國家，他的經濟貨幣化程度很低，與西⽅資本主義經濟是兩個
體系。

⽼冷戰也早就被⽑澤東批評過了，他認為美蘇其實是兩個超級⼤國，並且認為美國
是西⽅的⽼牌帝國主義體系，蘇聯是新的社會帝國主義體系。⽑澤東提出所謂的
「三個世界」理論，有點像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沃勒斯坦說的半核⼼，就是⽑
澤東說的第⼆世界，那些被叫做發達國家的這些國家，不是超級⼤國，屬於被控制
的、它既有順從又得反抗，它有合作也有不合作，所謂的「兩個體系」本身已經被
⽑澤東解剖過了。

因為兩個超級⼤國中的⼀個垮了，接著進入到後冷戰時代。⾯對蘇東解體後留下的
⼤量的破產的實體資產，西⽅⾦融資本得到⼤肆擴張的機會。與此同時，中國則進
入到最艱難的時期，中國崩潰論此起彼伏。在89年的政治風波之後，中國受到西⽅
的⼀致制裁，外資全部撤離，中國被迫利⽤國家資本和政治主權賦權的本國貨幣來
擴張經濟，並且因為對國際⾦融資本的管制在1998年的東亞⾦融風暴中幸免於難。

這⼀階段美國在全球擴張⾦融化，中國則在本國擴張貨幣化和資本化。這使得美國
的⾦融資本明⽩，真正的威脅是中國。從那個時候西⽅開始把中國列為邪惡國家，
準備拿中國開⼑的新冷戰其實就開始了。中國崩潰論變成了中國威脅論。於是我們
把新冷戰不是放在2020年，也不是放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是放在1999年，是因
為98年中國成功的應對了東亞⾦融風暴，並且是堅持著國家⾦融主權的條件下，使
得西⽅⾦融資本在中國長城⾯前碰壁。

由於中國過去三⼗多年全盤西化，其實就是全盤照搬美國，學習美國的制度⽂化和
社會科學，導致中國現在沒有⾃⼰的話語體系。當美國對中國發起新冷戰的時候，
那套⾃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軟實⼒，中國幾乎無以應對。中國⾃身沒有任何在冷戰時



期應對⽼冷戰意識形態和應對⽼冷戰的策略，沒有經驗。因為在⽼冷戰階段中國不
是主要⽭盾，他恰恰是兩⼤陣營兩個超級⼤國都試圖要爭取的⼀個中間⼒量，雙⽅
都不想把中國作為主要對⽴⾯。

全球化解體之後很可能出現的是全球產業的重組，變成全球區域化，或者叫做區域
⼀體化。中國已經提出了⼀個非常明確的戰略⽅向調整，那就是以國內⼤循環為主
體，兼顧國內國外兩個循環。中國現在已經具有相對比較完整的產業結構，跟美國
的產業空⼼化很不⼀樣。另⼀⽅⾯中國幅員遼闊，空間廣⼤，仍然還有在國內進⾏
亞區域整合的條件，比如粵港澳⼤灣區，長三角⼀體化，成渝經濟區等等。

其次，中國國內⼤循環為主體的還有新基建。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
更多的使⽤互聯網技術，⽤互聯網創業，⼯業4.0，⼈⼯智能，⼤數據，這套新技
術的引領，在中國完成北⽃衛星和5G體系，新基建仍然可以帶動引領性的技術創
新和產業創新。

中國內部⼤循環最重要的⼀點就是鄉村振興，發展綠⾊經濟。中國農村的集體資源
還有很⼤的整合空間，可以利⽤「綠⾊債券」來對應增發貨幣，形成⾃主的國有⾦
融體系，就可以在即使⾯對美國主導的SWIFT體系的⾦融制裁，中國仍然可以維持
⼀個超⼤型的經濟體內部的⾦融化和債券化過程，在向⾦融資本升級的這個時段上
還有空間。

關於邁克爾·赫德森提到的對資本利得徵稅這個觀點我是贊同的，但是可能還需要
再注意⼀下，現在跨國公司很多都不在美國註冊，⽽是在那些非稅國家或者低稅國
家註冊，所以如果對這些跨國公司徵稅呢，它們就跑了。這⼀點在歐洲也是類似
的，西⽅國家⽬前它的⾃由主義體制已經很難再約束這些跨國公司。這個思路是對
的，但是操作起來有難度。


